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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移
居
美
國
四
十
年
，
隨
我
而
去
的
一
段
港
澳
集

體
回
憶
，
非
港
澳
足
球
比
賽
及
場
地
莫
屬
。
遙
想
中
學

時
代
求
學
於
澳
門
螺
絲
山
腳
下
之
濠
江
中
學
時
，
最
欣

賞
她
的
體
育
設
施
，
就
是
校
中
一
塊
完
全
合
乎
小
型
足

球
場
大
小
標
準
的
沙
地
場
。
每
天
早
晨
朝
陽
初
照
足
球

場
上
時
，
在
校
中
寄
宿
的
香
港
男
宿
生
，
便
衝
進
球
場

中
，
實
行
提
前
﹁
霸
﹂
佔
半
邊
球
場
，
作
為
當
天
開
課

前
夕
的
足
球
練
習
之
用
。
不
過
，
﹁
東
方
欲
曉
，
莫
道

君
行
早
﹂，
我
們
一
批
澳
門
中
學
生
，
在
多
次
被
香
港

宿
生
搶
得
﹁
頭
啖
湯
﹂
位
置
，
未
能
作
足
球
晨
操
之

後
，
心
有
不
甘
，
實
行
反
擊
行
動
，
大
家
決
議
每
晨
七

點
正
，
便
要
齊
集
校
內
足
球
場
，
搶
在
寄
宿
生
前
出

現
。
不
過
不
需
多
久
，
這
種
對
抗
活
動
便
被
校
務
主
任

王
世
達
知
悉
。
他
為
我
們
這
批
足
球
﹁
發
燒
友
﹂
制
定

一
份
活
動
時
間
表
，
雙
方
平
分
春
色
，
周
一
至
周
六
輪

流
使
用
，
這
樣
，
港
澳
足
球
生
便
得
以
和
平
共
處
，
沙

場
上
盤
球
、
射
球
、
撲
球
、
挑
球
，
各
適
其
適
，
各
顯

身
手
。
每
逢
假
日
，
我
們
便
向
澳
門
別
家
中
學
足
球
隊

宣
戰
，
進
行
友
誼
比
賽
。

在
澳
門
，
以
前
人
氣
最
旺
的
便
是
蓮
峰
球
場
，
也

就
是
後
來
至
今
的
逸
園
跑
狗
場
。
它
在
當
年
是
設
備
較

先
進
、
交
通
方
便
的
大
型
場
地
，
許
多
重
要
的
比
賽
都

在
此
舉
行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世
界
盃
足
球
勁
旅
之
巴

西
山
度
士
球
隊
來
港
表
演
時
，
隊
中
球
王
比
利
也
曾
在

此
獻
技
呢
！
此
外
，
初
期
澳
門
較
小
型
的
場
地
則
先
有

南
灣
小
球
場
，
後
有
工
聯
會
號
召
全
澳
工
人
自
建
之
工

人
球
場
︵
今
天
已
成
為
澳
門
博
彩
龍
頭
之
新
葡
京
酒

店
︶。
這
些
都
是
蓮
城
大
眾
化
的
沙
地
球
場
，
是
球
迷

留
戀
之
地
，
也
是
澳
門
球
星
成
長
的
搖
籃
之
地
，
在
這

裡
，
我
看
到
了
享
譽
濠
江
的
足
球
﹁
李
仲
謀
之
三
劍
俠
﹂

從
這
裡
崛
起
，
我
看
過
香
港
富
豪
霍
英
東
先
生
率
領
有

榮
足
球
隊
，
多
次
來
澳
比
賽
，
更
看
到
了
出
身
自
澳

門
，
成
名
於
香
港
足
壇
之
﹁
牛
屎
﹂
黃
志
強
，
﹁
殺
人

王
﹂
吳
添
來
、
吳
天
旺
兄
弟
，
衣
錦
還
鄉
，
回
澳
比

賽
。
他
們
在
澳
門
足
球
埸
上
的
回
歸
，
說
明
了
﹁
將
相

本
無
種
，
男
兒
當
自
強
，
﹂
只
要
努
力
拚
搏
，
各
人
頭

上
一
片
天
，
凡
事
皆
有
可
能
，
小
卒
也
可
成
大
將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初
我
赴
港
謀
生
，
本
以
為
終
日
為

口
奔
馳
，
怕
從
此
與
足
球
場
緣
慳
一
面
。
誰
知
事
有
湊

巧
，
我
任
職
於
香
港
汽
水
廠
廣
告
部
，
而
該
公
司
乃
代

理
美
國
馳
名
於
世
的
可
口
可
樂
汽
水
，
我
在
其
促
進
部

門
內
工
作
，
經
理
是
來
自
澳
洲
之
布
朗
先
生
︵M

r.

B
row

n

︶，
他
每
年
撥
出
一
百
萬
元
來
供
我
們
有
意
義
地

開
銷
，
目
標
就
是
能
夠
打
響
可
樂
的
名
堂
，
擴
大
它
的

聲
譽
。
為
此
，
每
年
我
部
門
制
定
了
向
港
九
新
界
數
以

百
計
的
官
津
補
私
學
校
進
行
贈
飲
活
動
︵S

am
plin

g
E
vent

︶。
每
次
舉
辦
這
種
宣
傳
活
動
，
公
司
與
校
方
多

選
在
市
內
足
球
場
內
進
行
。
七
十
年
代
的
港
九
球
場
，

哪
有
今
天
兩
地
政
府
管
理
的
大
球
場
那
麼
宏
偉
和
設
備

完
善
？
那
個
年
代
，
香
江
可
供
踢
足
球
聯
賽
的
場
地
，

最
受
重
用
的
便
是
位
於
加
路
連
山
的
南
華
球
場
了
。
其

他
還
有
跑
馬
地
的
香
港
會
球
場
，
掃
桿
埔
的
陸
軍
球

場
，
維
園
對
面
的
海
軍
球
場
︵
無
上
蓋
︶，
九
龍
的
旺

角
警
察
球
場
、
深
水
㝸
的
楓
樹
街
長
沙
灣
球
場
，
灣

仔
的
修
頓
球
場
等
。
三
年
的
汽
水
推
銷
活
動
，
與
香

港
足
球
場
結
下
不
解
情
緣
，
即
使
到
了
大
洋
彼
岸
的

美
國
德
州
，
英
式
足
球
全
不
流
行
的
地
方
，
偶
有
午

夜
夢
迴
，
不
時
仍
見
到
跑
馬
地
的
香
港
會
球
場
的
碧

綠
草
地
。

七
月
尾
瘋
魔
港
澳
球
迷
的
矚
目
事
件
，
是
紅
透
半
邊

天
的
英
超
紅
魔
鬼
曼
聯
訪
港
，
我
雖
然
人
在
美
國
，
但

也
與
來
自
港
澳
的
足
球
發
燒
友
上
網
談
波
論
經
。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老
天
爺
潑
冷
水
，
多
天
來
風
雨
不
停
，
破

壞
了
香
港
大
球
場
的
綠
茵
場
面
，
康
體
署
、
足
總
等
部

門
急
忙
補
救
。
幸
好
球
賽
當
日
天
公
放
晴
，
陽
光
普

照
，
球
賽
如
期
舉
行
，
獲
得
廣
大
球
迷
和
市
民
讚
賞
，

完
成
了
體
育
界
的
一
件
盛
事
。
我
從
衛
星
電
視
新
聞
看

到
的
比
賽
雖
然
是
一
鱗
半
爪
，
但
也
聊
勝
於
無
。
不
過

看
到
香
港
大
球
場
受
到
劣
評
，
希
望
港
府
早
日
為
大
球

場
補
身
善
後
，
成
為
一
座
具
備
國
際
化
風
格
的
名
實
相

符
的
香
港
大
球
場
。

在濟南大明湖超然
樓頂層的展廳裡，有
一巨幅放大的電子動
態版山水畫《鵲華秋
色圖》，畫的真跡珍藏
在台灣故宮博物院，
是元代著名書畫大家
趙孟頫創作的。站在
這幅用3D技術製作、
有七百多年歷史的名
畫前，猶如畫中人：
畫中的山山水水一草
一木，一切都是那麼
的生動逼真、意味無
窮，令人如同走進了
田園牧歌般的濟南山
水之中，如同走進了
濟南的歷史深處。
《鵲華秋色圖》是

一幅「思鄉之畫」。作
者趙孟頫出生於太湖
南岸的浙江吳興，即
今湖州，是元代著名
的書法家、畫家和詩
人。元代至元二十九
年即1292年夏6月，被
元世祖任命為同知
「濟南路總管府事，兼
本路諸軍奧魯」，因
「總管缺官」，由趙孟
頫主政。在濟南三年
間，府事清儉，政聲

頗好，公務之餘，遊覽山川名泉，對山水河
湖泉皆有、具有濃郁江南水鄉風光的濟南情
有獨鍾，留下了許多讚詠濟南山水風光的詩
詞和畫作。《詠趵突泉》中「濼水發源天下
無，平地湧出白玉壺」、「雲霧潤蒸華不注，
波濤聲震大明湖」的詩句，描寫鵲山和華山
風光的《鵲華秋色圖》，就是那時趙孟頫詩與
畫的代表作。從畫家在《鵲華秋色圖》上的
題跋就可了解到，這幅畫是趙孟頫在任滿濟
南路總管府事、奉召進京又稱病辭官回到故
鄉吳興後，為好友周密所作。祖籍濟南的南
宋文學家周密自曾祖父隨宋高宗南渡客居吳
興後，從未回過故鄉，聽歸隱山林後的趙孟
頫時常讚美濟南的優美風光，勾起了思鄉之
情，遂請他詳細介紹故鄉的風土人情。趙孟
頫被周密深深的家鄉情結所打
動，覺得把濟南風光畫出來贈
與友人，比口頭講述更加直觀
形象，便揮毫潑墨，畫下了這
幅被譽為「思鄉之畫」的傳世
之作。《鵲華秋色圖》在元明
兩個朝代一直收藏於民間，畫
上有收藏者的眾多題跋和印
鑒；到清代被人收入皇宮，深
受乾隆皇帝喜愛，他用御筆將
「鵲華秋色」四個字題寫於引
首，並題跋九則，蓋上御印。
乾隆帝的一則題跋讓後人了解
到：他在宮中觀賞此畫時，不

相信濟南平原上竟然有這麼奇突的山和水鄉
般的風光，後來巡遊濟南，登城向東北遠
望，感到眼前的景致似曾相識，馬上想起了
趙孟頫的這幅畫，遂即派人騎馬星夜趕回京
城取來《鵲華秋色圖》，對照實景細細欣賞，
果然畫如真景、實景如畫，禁不住題跋讚
歎，「始信筆靈合地靈，當前印證得神髓」。
從此，這幅畫一直深藏於宮內，至1949年
春，隨大批珍寶被運往台灣，珍藏於台北故
宮博物館。2010年深秋，當我這個客居濟南
四十多年的江南遊子第一次跨過海峽到台
灣，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欣賞到寬28.4厘米、
長93.2厘米的橫卷《鵲華秋色圖》真跡時，
倍感親切，感慨萬千：思鄉之情長有，「思
鄉之畫」常新，七百多年的歷史風塵，淡化
不掉此畫的思鄉意味，如今，畫中蘊含㠥更
多更深的思鄉情意，㠥實令人倍加珍愛。
《鵲華秋色圖》是濟南詩意般秋天的生動

寫照：一片遼闊的沼澤地上，一圓一尖兩座
山峰平地突起、遙遙相對，一條大河穿流其
間；河中的木舟，河畔的蘆葦，樹叢中的茅
舍，曬網的漁翁，啃草的山羊，田野深處隱
約可見的高粱，夾在青松中樹葉經霜已變黃
變紅乃至幾乎光禿的落木⋯⋯，自然質樸，
悠遠寧靜，野趣盎然，好一曲田園牧歌。左
側的那座山，渾圓敦厚，巖壁橫臥，緊矗河
濱，狀如翠屏，叫做鵲山，因戰國時期濟南
長清籍名醫扁鵲在山下煉丹而得名。右側的
那座山立於水中，峻峭孤秀，形如含苞欲放
的出水芙蓉，名叫華不注，是「花骨朵」的
諧音，名如其形，因形得名，俗稱華山。鵲
華二山之間的河，當時叫濟水，俗稱大清
河。濟水在《史記》、《爾雅》、《山海經》、
《水經注》等重要文獻中均有記載，發源於河
南濟源王屋山，流經山東濟寧、濟南、濟
陽、鄒平，在博興入海，與淮河等並稱為入
海「四瀆」。北宋熙寧十年即1077年，濟水東
阿至濟南段河道被黃河佔據，從此稱為黃
河。濟水與華不注之間是一片沼澤，山下的
水面叫做鵲山湖。據濟南《歷城縣志》記載，
「每當陰雲之際，兩山連亙，煙霧環縈，若有
若無，若離若合，憑高眺望，可入畫圖。雖單
椒浮黛，削壁涵青，各㠥靈異⋯⋯。」這就
是歷史上「濟南八景」之一的「鵲華煙雨」。
《鵲華秋色圖》畫的是秋色斑斕的濟南，畫家
趙孟頫獨特的意境表達、獨到的色彩運用、
獨創的寫意畫法，在元代畫壇上獨領風騷，

也成為濟南歷史上最早最彌足珍貴的一張文
化名片。
鵲華秋色，如詩似畫；鵲華煙雨，如夢似

幻。歷代名人名士遊覽後無不讚詠有加。華
不注在元代直至清代中葉以前一直是濟南第
一名山，居「齊煙九點」諸山之首。北魏地
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描寫華不注
「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
峰突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唐
代大詩人李白到濟南坐船遊大明湖後直駛鵲
山湖，從南麓上山，寫下了《登華不注》一
詩，讚美「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含
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晚清名人康有為，
1923年5、6月間曾遍遊濟南，並以65歲高齡
登上了華不注，爾後寫下《新濟南記》。文中
寫道，「遙望此山如山在水中，歷下絕勝處
也⋯⋯南京鍾山紫金峰、北京翠微山、煤
山，揚州七星山、蘇州橫山，然山水之美皆
不若華不注也。」因而他提出，「誠宜移都
會於華不注前」。「移都會」按字面意思是遷
都、遷省會，但文中指的是建設濟南新城。
對風水頗有研究的康有為認為，都會城市應
該背山面水，而濟南老城卻是背水面山。華
不注是泰山山脈支脈向北延伸在平原地帶的
集結，與泰山有天然的連結，山下碧水連
天，山南平原遼闊，山上古柏蒼勁，還有建
於1220年的著名道觀華陽宮，以及淨土庵、
泰山行宮、三教堂、關帝廟等文化名勝，
佛、儒、道三教和諧共存，十分興旺，是一
塊風水寶地，可以作為破解濟南「背水面山」
而居的理想選擇。據此，他在文中又寫道，
「然今亦不必移也，但開一新濟南，尤美善
也。」意思是說，遷都會就不必了，但在華
不注之陽闢建一個新濟南，就很完美很妥善
了。
康老先生的這一美好願望八十多年後正在

變為現實。根據當代規劃建設學界泰斗、清
華大學教授吳良鏞先生關於「東拓、西進、
南控、北跨」的濟南城市拓展規劃，濟南東
部新城正在華不注之陽拔地而起；華山南麓
的小清河得以疏浚和美化，呈現出煙雨濛
濛、含黛銜煙、柳影荷香的秀美景色；華山
生態濕地公園和鵲山北的鵲山龍湖濕地公園
也正在建設之中。趙孟頫老先生如活到今
天，擇秋日故地重遊，一定會觸景生情，靈
感驟增，欣然命筆，再畫出一幅流芳百世的
《新鵲華秋色圖》來。

但凡一座名城，總有一個叫得響的中
心，如上海的城隍廟、南京的夫子廟、
蘇州的玄妙觀和無錫的崇安寺。比較而
言，似乎無錫的崇安寺名氣要小些，其
實不然，從前的無錫崇安寺是絕不比上
海城隍廟們遜色的。滬寧鐵路沿線的人
們都曉得崇安寺的大名，說起崇安寺，
差不多就是無錫的代名詞，外埠人到無
錫，一是遊覽太湖，一就是白相崇安
寺。遊太湖是領略無錫的自然風光，白
相崇安寺則是體味無錫的繁華情景。無
錫有「小上海」之譽，多半就由於崇安
寺一帶繁華的承載。在崇安寺一帶，無
錫「米碼頭」、「布碼頭」、「報碼
頭」、「戲碼頭」等都能找到形跡。
崇安寺不僅繁華，它的奇處還在於佛

道並存，佛廟即具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崇
安古寺，據傳曾是晉代「書聖」王羲之
洗硯池的遺址，道觀乃是同樣古老的洞
虛宮。除此之外，晉代「畫聖」顧愷之
也出生於茲，還有近代「樂聖」瞎子阿
炳是洞虛宮雷尊殿的道士，如今其在崇
安寺的故居已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三聖」同在一處，崇安寺的
人文遺韻是何等了得！
崇安寺一寺一觀並排在一起，殿宇對

峙、迴廊相連，又處在無錫城的核心，
這就注定是個不俗的去處了。可惜的是
清咸豐年間（太平天國）和抗戰時期兩
把大火把崇安寺焚了個乾淨，嗣後又拆
毀了洞虛宮的三清大殿和諸多偏殿，於
今唯玉皇殿存焉。佛廟道觀風光不再，
卻又幸運的在民國期間建造了精緻可觀
的城中公園及老鐘樓圖書館（城中公園
被稱之為公花園，係國內最早的市民公
園）。崇安寺沒有寺跟北京的天橋沒有
橋成了南北呼應，崇安寺的真正繁榮也
就發端於那個時期。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期呢？是小小無錫

縣迅速崛起成經濟強市的時期。上個世
紀二三十年代，無錫城二十餘萬人口中
三分之一是「做廠」的工人，成為與上
海、天津、廣州、武漢、青島並列的六
大工業城市，經濟總量躍居全國各城市
的前五位，一度經濟總量和產業工人數
排行老三，處上海和天津之後。曹禺成

名作《雷雨》中
周樸園的原型就
是無錫民族資本
家周舜卿，周樸
園有句台詞「無
錫是個好地方」
就道出了無錫崛
起繁榮而揚名於
世的實情，——
聞名遐邇的「小
上海」啦、米市
啦、布碼頭啦、
戲碼頭啦、報碼
頭啦⋯⋯都造就
於斯時。於是崇
安寺就成了無錫

商貿的中心、文化的中心、消費享受的
中心，一時間商舖茶坊酒肆旅店戲館書
場混堂（還有妓院）鱗次櫛比；以皇亭
小吃為中心的風味點心爭艷鬥奇；賣拳
頭、說唱小熱昏、說因果、弄缸弄甏
（雜技）等南北民間諸藝千姿百態；以
瞎子阿炳為代表的所謂「無錫八怪」的
主要活動範圍就是崇安寺。
數年前筆者參與崇安寺的大改造和文

化創意，曾與當代雕塑大師、老無錫錢
紹武先生聊起崇安寺的韻味，希望錢老
能點化一二。錢老當年就生活在崇安寺
地區，與瞎子阿炳是老鄰居，是目睹㠥
阿炳出沒在這裡的大街小巷，聽慣了他
的琴聲的。錢老的祖母是眼科醫生，還
經常為阿炳醫治因梅毒而失明的雙目。
這是事實，卻無損阿炳的偉大，不若有
的作品把阿炳的失明描寫成係資本家戕
害所致。錢老認為，崇安寺的韻味在於
阿炳和道教音樂。當年洞虛宮的道教音
樂非常的出名，還有以吳畹卿、楊蔭瀏
為代表的天韻樂社的江南絲竹和昆曲也
是譽滿江南。曾經有過「船過梁溪（無
錫之別名）莫拍曲」的諺語。也就是
說，無錫曾經是江南昆曲的重鎮，許多
地方鄉紳都雅好昆曲，有的還蓄養家庭
戲班。
錢老說起崇安寺，如數家珍，他認

為，崇安寺的韻味還在於名人的屐痕，
舉凡無錫的名人無不跟崇安寺攸關，實
際上崇安寺的茶館就是他們的雅集之
所。徐壽、華蘅芳、孫冶方、薛暮橋、
榮德生、秦邦憲、陸定一、嚴樸、錢
穆、錢基博、錢鍾書⋯⋯都曾是崇安寺
的常客，當錢基博先生盤桓在崇安寺的
壺裡乾坤（茶館），他的兒子——童年的
錢鍾書則倚㠥父親看小人書呢。這是楊
絳先生的文章裡所描繪的情景，生動活
潑如在眼前。

夏漸悄，秋來換崗，這樣的交接很
有意思：夏的衣架，掛了秋的衣裳，
只是裙襬處尚餘些許濃郁與熱烈；秋
的臉龐，還留㠥夏的容妝，眉宇間卻
有了淡遠的清悠與敞亮。
晏殊眼裡的秋天是「遠村秋色如

畫，紅樹間疏黃。」色彩協調得恰到
好處。秋，任風舒展，任水流長，任
季節肆意打扮。
這一片紅。那一片黃。絢爛地生

長。紅與黃的搭配，是梧桐最美的時
光，不知哪一株梧桐是吳冠中筆下
《梧桐入秋》的原型，但見株株盛裝，
枝杈半彎，向腳下大地，恭敬一躬。
葉，那麼多，厚的薄的，紅的黃的半
枯的，一片跟㠥一片，打㠥旋，無
聲，輕輕地落，曾經撐起滿天的綠
陰，㡡蘢了一春一夏，在秋日輝煌地
離枝而去，鋪作一條繽紛的路，靜美
得瀰漫了視線。誰的小手拾起了，誰
的雙腳踏過了，柔軟的「窸窣」聲便
是它們愉快的低語。
這一片紅。那一片黃。無限風光。

紅的山楂，黃的玉米；黃的銀杏，紅
的楓葉⋯⋯黃澄澄的稻穀彎腰，紅艷
艷的果實垂首，深深拜謝給了它們成
熟生命的土地。林中，路旁，遠山，
溪澗，隨處是鮮亮的紅與黃，雜以青
綠，渲染㠥天地。如果秋是一位美麗
的新娘，那麼，紅的是嫁衣，黃的作
嫁妝，風兒殷勤相攙，多情目送的還
有八月十五溫柔的月光。
這般場景，本是相國小姐崔鶯鶯的

佳期夢，卻在「碧雲天，黃花地，西風
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
這樣的秋景中陪㠥十里長亭，送張生
赴京，她是萬分不願意與張生分離，
「但得一個並頭蓮，煞強如狀元及
第。」眼前美景，都作了愁情。
而離人心裡，秋於傷感中又含了期

待。望鴻雁，盼人歸。李易安水面泛
舟，舉頭錦書不至，卻見西樓月滿，
鴻雁空回。當此際，人間天上一般
同，雁過中天，月裡嫦娥，是否也同
樣癡望祝禱，盼重返人間，時光永
恆，月圓無數，惟她孤獨，李商隱為
她歎息，當初若不偷靈藥，焉有如今
「碧海青天夜夜心」？

林黛玉也是傷春悲秋者，素來不喜
李商隱詩的她卻極推崇其「留得殘荷
聽雨聲」句。當滿池荷花散盡，清香
不再，水面僅數莖纖細，形單影隻，
漸軟漸稀薄，如玉盤般的葉支離破
碎，雨，滴滴輕敲，單調淒清中流淌

㠥別樣的清韻，遠遠傳送開去，是殘
荷與秋雨為池塘合奏的最後一曲天籟
麼？時有蜻蜓飛來，依偎纖梗，久久
不去，似在尋舊，又如告別。枯萎的
荷，俯首水面，無言而拜，與池水相
約，後會有期。生命的謝幕，美麗，
堅強。
花凋葉落，萬物盛衰，自然規律一

絲不亂。枯葉殘花，褪盡顏色，輕薄
如紙，脈絡清晰，風過，有厚實的黃
葉翻覆於其上，倍加呵護。秋日的田
野，顯得空曠，走在草叢中，拈一根
狗尾巴草，淡淡的灰，又那麼輕盈嬌
軟。放眼遍野枯黃，滄桑蕭索中儀態
不改，夕陽流過，塗上一層透明的金
紅，間有黃花小小，紅葉翩翩，竟一
片燦爛迷離。
秋是一場天地之間的盛筵。耀眼的

斑斕，如詩如畫；荒涼的灰敗，亦有
動人風華。月圓之後，是長長的虧
時；人聚之後，留無邊的孤寂；果落
之後，餘蕩蕩的空枝。花已開到最
好，葉也綠過十分，不圓滿方為滿，
有欠缺才不缺。秋有無限傷悲，但很
快飄散在風裡；秋有點點喜悅，便將
它攤開在風裡。秋很美，美在順應自
然：成熟與蕭條，寂寞與熱鬧，相聚
與離散，等待與希望⋯⋯更傳遞出一
種達觀寬容的態度，天高地闊的胸
懷。
秋將來，有明山淨水，一堆堆的色

彩，一窗窗的清涼，縱蕭瑟處也具別
樣心腸。歡喜沉醉中，還是懷一份感
恩之心，先行拜謝這個美好季節的豐
厚賜予吧。

拜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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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寺的韻味

■吳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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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韻 網上圖片

■崇安寺 網上圖片

■《鵲華秋色圖》 網上圖片


